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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胜粦

1999年12月20日,位于中国南海之滨、面积只有20多平

方公里的澳门,一度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。那里举行着被诗

人形容为游子回归母亲怀抱的盛典。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也许只

是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,而学术文化界对澳门的兴趣

则更为长久和广泛。从16世纪中期开始,澳门这个狭小的半

岛,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扮演着深刻影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

的角色。它成为中国与欧洲诸强交往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

流碰撞的舞台。在这块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至今仍令人回

味无穷的历史剧。由此形成的澳门独具特色的、丰富的历史文

化底蕴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。距今200多年前,曾经作为

中国政府官员管理过澳门的印光任和张汝霖就撰写了不朽的史

著《澳门记略》。大约180年之前,瑞典学者龙思泰 (Anders

Ljungstedt)出版了他经过精心研究写出的杰出作品《早期澳

门史》栙,成为最早的系统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西文著作。时间

栙 该书已有中译本,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。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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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进入21世纪,但学术界对澳门的研究不但没有随着澳门的回

归而落幕,反而在持续升温。而且,研究澳门的学术队伍逐渐突

破了人文学者的范围,使澳门研究领域呈现了多学科交叉发展

的趋势。一批专著、论文、辞书等成果的出版表明,澳门研究已

是一项蓬勃兴旺的学术事业。

这种局面无疑是令人鼓舞的。但在另一方面,比较了解这

一学术领域的人士不难发现,在很多有关问题上,尚未产生令人

满意的学术成果。就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而言,不少比较

重要的学术问题的探讨,在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,似乎就难以继

续深入下去。甚至出现在较长的时期内,出不了开拓性的成果,

同行之间辗转引述,研究水平原地踏步的情形。我想大家可能

都会同意,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,一是缺少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

的问题作深入的专题探讨,二是在资料的发掘方面做得还很不

够。一些具有使命感的学者已经觉察到这方面的问题,在最近

一些年里作了富有成效的努力。李向玉先生即是其中的一员。

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《汉学家的摇篮: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》

一书,是他耗费数年心血完成的一部专著。

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,圣保禄学院在澳门历史上有着重

要的地位。它作为“远东传教士的摇篮暠,曾经是辐射力达到整

个东亚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宗教重镇,在天主教东传史上

具有毋庸置疑的独特地位。它作为与早期澳门城市相伴成长的

教育机构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澳门崛起的历程,因此在澳门教育

史和整个澳门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。在它存在和活动的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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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,为了宗教目的和其他原因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活动的不少

西方传教士,都与这个著名的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,所以它也以

特定的方式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史。一个发挥过如此重要影响

的宗教文化机构,当然是很值得研究者关注的。由于各种原因,

以往的论著,特别是有关的中文出版物,对它的叙述基本上都语

焉不详,甚至有不少讹误之处。研究该学院的西文论著也很少

见,特别是有分量的专著仍然缺乏。因此,李向玉先生选择这样

一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,无疑是很有学术价值的。

其实,从《澳门记略》开始,历代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著作,

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圣保禄学院。历代学者中也不乏了解该学院

之重要性的人士。之所以没有人对这个宗教文化机构进行认真

透彻的研究,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们对它的历史价值认识不足,

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以寻找研究这个学院的资料,特别是比较

系统全面地反映其历史面貌的第一手资料。有关中文资料零散

而琐碎,无法再现当年之旧貌。似乎随着该学院在1762年的关

闭,有关它的种种记载也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,只在浩瀚的文

献里留下若干蛛丝马迹供人们浮想推测。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

此。本书表明,有大量的与圣保禄学院有关的原始文献,至今仍

比较完整地保存在葡萄牙的档案馆里。只是由于人们熟知的种

种原因所造成的相互隔绝,才使关注数百年前往事的学者无法

访问这段被尘封在档案馆里的历史。甚至连这批材料的存在,

也并非广为人知。西方学者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利用,也是晚近

才出现的动向,而且也不够充分。李向玉利用多次访问葡萄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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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便,到该国阿儒达王室图书馆,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查找、研

究当年耶稣会士保存下来的文献,重点研究利用了这些资料中

比较完整的、以古葡文写成的《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》。他在参

考已知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以在葡国访得的圣保禄

学院原始文献作为本书的主要资料基础,这就使他的研究建立

在比较扎实的史料基础上。这些资料,不仅使他自己的研究工

作得以顺利进行,而且必将为开展与澳门历史文化有关的其他

课题的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参考。

以此为基础,李向玉先生力图通过仔细的研究再现圣保禄

学院的历史。圣保禄学院从开办到关闭的始末究竟怎样? 它的

教学与管理制度有什么特点? 它的教师和学生中有哪些值得注

意的人物? 附属于该学院的几个机构的情况怎么样? 等等问

题,原来都是人们不甚明了的问题。而系统地了解这些问题,又

是我们全面了解澳门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。我们高兴地看

到,这些问题,作者在书中都进行了清楚的论述。有关该学院的

基本史实,由此得到了比较准确的重建。这个存在过一百七十

年、在各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院的基本情形,从模糊到清

晰,显现在我们面前。书中对若干史实的叙述和考证,的确是具

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。如作者对圣保禄学院开办过程与目的的

论述(见本书第一章),不仅弄清楚了相关的史实,而且还可以使

我们对澳门在东西方交往中的地位和天主教早期在远东地区的

传教策略,产生进一步的认识。又如,作者根据原始文献对圣保

禄学院关闭时间进行了考证,具体时间为1762年。这个观点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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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早已有人提出。龙思泰的《早期澳门史》就说过:“这所东方

驰名的学府在1762年因葡王若泽一世的命令而关闭,其成员被

遣散。暠栙但直到最近,还有些学者坚持其他的说法。本书直接

利用1759年葡萄牙国王解散耶稣会的命令,来证明圣保禄学院

关闭的时间(见本书第261页),是令人信服的,大致可为这一似

乎有争议的问题定谳。再如,作者对曾在圣保禄学院就学的华

人教徒吴渔山和陆希言的情况作了一些介绍(本书第115页),

相信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都会感兴趣。作者在集中精力研

究圣保禄学院本身史实的同时,还注意放开眼界,将这个学院的

历史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。本书专辟一章,论述圣保禄

学院在天主教传教史、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西传过程中的地位

和作用。这些,都是值得肯定的成绩。

总之,本书是研究澳门历史文化方面一部具学术价值的重

要著作,必将对其他学术课题的研究产生有益的推动作用。当

然,由于对圣保禄学院的研究可以借鉴的成果不多,研究的时间

比较有限,关键性的资料远在葡国,并且以古代葡文写成,阅读

利用不易,所以本书还存在一些值得改进之处,也是难免的。事

实上,无论是在资料的挖掘方面,还是在史实的深入研究方面,

本书都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以本书的研究为基础,作者如

能进一步努力,将会取得更多、更优秀的学术成果。

李向玉先生在澳门从事教育工作多年,近年又先后担任澳

栙 《早期澳门史》中译本,第52页。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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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理工学院副院长、院长等职。长期以来,他对澳门的历史文化

保持相当浓厚的兴趣。1997年,他开始在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

究中心学习,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。这三年多的时间,他不仅在

事业上不断进步,而且在学业上刻苦努力,奋发向上,在学术研

究上开始迈出了重大的一步。他在公务繁忙之余,努力不懈,坚

持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,其精神实属可嘉。他对待学业态度极

为认真,往来奔波于澳门和广州之间,虚心向我们近代中国研究

中心的各位老师求教。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

成的,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中得到多位著名专家的一致赞许。

他在研究和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,可谓历尽艰辛,矢志不移,

克服种种困难,以严谨治学精神完成论文,显示他在从事行政管

理工作的同时,也具有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才华。本书的出版,

表明他的学术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作为他的导师,我感到

高兴和欣慰,爰草是篇,以为序。

2001年1月于广州中山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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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选题的意义

今天,“圣保禄修院遗址暠(AsRu湭nasdeS焿aoPaulo)(通称

“大三巴牌坊暠)已经成为澳门的标志。凡是到过澳门的访客,以

及通过各种媒体对澳门有所了解的人士,都会知道这个著名的

修道院。但是,不仅一般人,甚至对中国教育史作过专门研究的

学者,也未必知道在这个修道院里曾经建立过澳门的第一所大

学,也是亚洲第一所西式大学———“澳门圣保禄学院暠(Col湨gio

deS焿aoPaulodeMacau)。例如,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《中国高

等教育史》栙和90年代初出版的《中国教育史研究》栚,都完全没

有提及这所学校。究其原因,恐怕是因为有关这个学校的原始

材料大部分用葡文写成,而且保存在葡萄牙等国,中国内地学者

很难有机会利用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西方学者对这个学校也

知之甚少。

随着澳门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国际知名度的提升,特别是

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,确定中国在1999年12

栙

栚

熊明安:《中国高等教育史》,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。

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教育史研究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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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,澳门越来越引起国人和世界的广

泛关注,澳门的历史与文化也成为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。

1993年3月,澳门举行了“东西方文化交流———历史与展望暠国

际学术研讨会。1994年,澳门又举办了两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

议,即“第一届澳门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暠和纪念澳门圣保禄学

院创办400周年(1594—1994)的“宗教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暠。上

述三个研讨会集中了不少中外著名学者,如内地的季羡林、任继

愈、张岱年、汤一介等,香港的饶宗颐,澳门的文德泉神父(Pe.

ManuelTeixeira),台湾的张春申,美国的马拉特斯塔 (Edward

Malatesta,内地译为马爱德)、维特克(JohnW.Witek),日本的

迭戈·结成(DiegoYuuki)等等。在前两个研讨会上,有些学者

提交了涉及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学术论文。而第三个会议的主题

就是关于澳门圣保禄学院的研究,有十几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

讨了该院的历史与影响。本次会议对笔者有很大启发,本文亦

参考和吸收了这次会议的一些成果。

笔者早些年对澳门历史文化进行过一些研究,在这一过程

中,澳门圣保禄学院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。1997年9月,我

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,师从陈胜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。当我同

陈师讨论学位论文选题时,陈师鼓励我对澳门圣保禄学院作系

统、全面的研究。他还反复指出,史学研究贵在求真求实,而原

始文献资料在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由于以往研究圣保

禄学院的成果对葡文文献的利用远不够充分,他要求我多收集

葡文文献,并注意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,同时还必须注意吸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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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学者的研究成果。遵照陈老师的指导,我拟订了赴葡收集有

关澳门圣保禄学院历史资料的计划,并于1998年和1999年三

次赴葡,寻找有关葡文史料,并颇有收获。在收集资料期间,我

了解到国外一些学者正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。1998年,笔者在

阿儒达王室图书馆(BibliotecadaAjuda-Pal湤cioNacionalda

Ajuda)栙 查阅资料时,遇到从美国旧金山来的史密斯先生

(Smith)。他是马拉特斯塔神父的学生,也在研究澳门圣保禄

学院。又 有 一 次,在 葡 萄 牙 埃 武 拉 图 书 馆 (Bibliotecade

痦vora),我遇到两名日本学者,亦在查阅有关澳门教会的史料。

由此可见,国外学者正在努力研究澳门宗教史与教育史。笔者

深深感到,作为久居澳门的中国人,更有责任对澳门圣保禄学院

作深入的研究。

我认为,现在我们研究圣保禄学院,在学术上至少有以下几

个方面的意义:

1灡澳门圣保禄学院从创立到关闭,存在了168年。它与早

期澳门的历史密切相关。对圣保禄学院的研究,可以进一步加

深我们对早期澳门历史的了解。

2灡葡萄牙人在16世纪向远东扩张的同时,天主教亦加速

栙 笔者注:葡萄牙阿儒达王室图书馆位于葡萄牙里斯本市,曾是葡

萄牙王室图书馆,藏有国王和王后的大量私人信件、外交往来函件、立法

文件及许多公共部门的历史文献等,其中有关澳门的最重要史料是《亚洲

的耶稣会士》(Jesu湭tasna疰sia),即澳门圣保禄学院档案馆所藏文件的大

部分抄本。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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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在东方的传教活动。以耶稣会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借助葡萄

牙人的势力,在澳门建立了统摄远东教务的传教基地。因此,对

圣保禄学院的研究,是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不可缺少的

组成部分。

3灡由于圣保禄学院是在中国领土上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建

立与管理的,因此,通过对它的研究,我们可以对西方的教育制

度、教学及管理方法引入中国的最初情况及其影响有新的认识。

4灡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,圣保禄学院在西方文化的东渐

与东方文化的西传中,都曾起过重要作用。对它进行深入探讨,

可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。

实际上,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,而

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众所周知,澳门是一个多语言、多文化

的社会,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,它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

方。正如季羡林先生指出的那样:“澳门文化是人类迄今四百多

年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和多元融合的独特产物,澳门

的精彩之处和它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,也就在于

那经由长时期东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人文价值方

面。暠“澳门文化不只是人类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,它必然要

在东方的新世纪里继续闪烁独特的光芒。暠栙季先生的这番话,

有助于我们对澳门的多元历史文化及其现实意义的认识。我们

应该充分利用澳门的历史文化资源,加强研究,以促进澳门新的

栙 季羡林:《澳门文化的三棱镜》,在澳门《文化杂志》1994年5月6
日举行的《文化杂志》第二系列发行仪式上的讲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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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世纪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。

二、关于澳门圣保禄学院的研究历史与现状

澳门自1557年开埠,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。早在木帆

船时代它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,并在16世纪名扬海外。葡

萄牙人入居后,澳门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商贸海港。数百年来,澳

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,始终与外部世界保持着频繁而密切的联

系。西方的进步思想、科技成果和文化艺术首先传到澳门,然后

又传到内地。因此,澳门在中国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,它是东方

人看西方的窗口,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桥梁。澳门圣保禄学

院创办于1594年,于1762年关闭,共有168年的历史。它在澳

门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,在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

中曾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,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,培养了一

批历史文化名人,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发展及整个远东都有十分

重要的影响。近年来,大家认识到,要研究澳门的历史,尤其是

澳门的教育史,不能不研究耶稣会及耶稣会士在澳门及内地的

活动,不能不研究澳门第一所大学———圣保禄学院。今天我们

应该客观地、历史地来看待它、分析它。作为历史,作为澳门史,

尤其是澳门的教育史,应该有它的地位,应该写上一笔,它在中

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更值得我们重视;作为一所学校,它的教学

体制、教学内容及方法、教学管理等都值得我们研究、借鉴。

目前,我们高兴地看到,文史学家在研究澳门史及澳门教育

史时,已涉及到这所学院,并给予高度的评价。颜泽贤教授在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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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澳门教育概论》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:

澳门地方虽小,但却有重要的历史地位……它是东西

方最早的商贸中心,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最早的也是最

重要的基地和桥梁。400年前,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远东

第一所大学,培养了数百名传教士,澳门教育为东西方文化

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栙

颜泽贤教授在肯定了圣保禄学院的历史贡献后,又指出了

对它缺少研究的两个原因:

澳门教育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,一直以来研究甚少,

其原因有二:一是澳门教育史料多为葡文,……不易使用;

二是澳门教育的复杂性,……很难梳理,因此使许多研究失

之零散或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上。栚

上海社会科学院费成康先生1994年在他的《从“辞海暠说

起———对“澳门第一所大学———圣保禄学院暠的评论》一文中也

充分肯定了圣保禄学院的贡献,他写道:

据粗略的统计,列名《辞海》的圣保禄师生,就有汤若望

栙

栚

冯增俊主编:《澳门教育概论》,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,“序暠。

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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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JohnannAdamSchall)、毕方济(FranciscoSambiaso)、艾

儒略(J湶lioAleni)等十余人……他们的名字为《辞海》载

录,就充分说明他们是所在时代的风云人物。而规模十分

有限的圣保禄学院,在短短一百多年间,就培养出一群在沟

通东西文化方面颇有作为的历史名人,它的教育质量便得

到了最形象的体现;它对当时中国直至整个东亚的影响,也

就可以想见。栙

迄今为止,我们仍未见有研究圣保禄学院的专著。有一些

关于这所学院的专论或散见于各种史书的有关记载之中。因

此,对它的深入研究,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,在某些方面可以说

是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研究的空白。随着澳门问题研究的不断深

入,范围不断拓展,对澳门教育史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。

1993年以后,在内地、台湾、香港及澳门关于圣保禄学院的研究

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。1993年,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黄鸿钊在

题为《澳门和天主教在远东的开端》一文第五节谈到了圣保禄学

院的一些情况:

澳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之一,是它提供了良

好的条件,把许多西方人培训为中国通,使之有可能成为汉

学家,同时又把许多中国人培训为通晓西学的人才。承担

栙 费成康:《从“辞海暠说起———对“澳门第一所大学———圣保禄学

院暠的评论》,《澳门日报》1994年12月27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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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培训使命的圣保禄学院,可以说是培养汉学家和西学

人才的摇篮。栙

1994年,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发表了有关圣保禄学

院的专论,题为《澳门第一所大学———圣保禄学院》,该文简单介

绍了圣保禄学院办学的过程、课程设置,列出了1594年至1807

年曾在该院毕业的九十八名耶稣会会士及入华传教的地点。在

介绍了中国籍教士在该院学习后回内地传教的主要人员(如吴

渔山)的活动后指出:

在澳门经过圣保禄学院毕业的中外耶稣会士纷纷入中

国内地传教之后,使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在南北直隶、山东、

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四川、浙江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等十二个省

迅速开展,教徒与日俱增,据不完全统计,1585年只有20

人,到1735年增至300,000人之多……可见,明清时期,天

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播之广深矣,也可见圣保禄学院在中国

以至远东天主教传教史上之重要地位。可惜到了1835年

1月26日,它被雷击起火而付之一炬……栚

栙

栚

朱维铮主编:《基督教与近代文化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,

第323页。

黄启臣:《澳门第一所大学:圣保禄学院》,载《文化杂志》暡中文

版暢,澳门文化司署1997年,第30期第38、3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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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文关于圣保禄学院关闭的日期有误,本文第一章第三节

将具体论及。同年,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副教授在《吴渔山天

学诗研究》一文中,主要论述了天学及吴渔山关于天学的诗以及

吴渔山在圣保禄学院学道的生活,指出他们在这里“读书谈道,

习格物、穷理而学超性暠,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这所历史名校的一

些情况:

三巴寺设有一所专门培养传教士的神学院,称三巴静

院或圣保禄学院,创建于1594年。吴渔山和陆希言随柏应

理至澳时,静院中的修士“衣服翩翩,吟哦不辍,从天主堂而

出入。读书谈道,习格物、穷理而学超性。暠格物指自然科

学,穷理指哲学,超性指神学,与拉丁文和中文同为静院的

基础课程。栙

在台湾,辅仁大学教授张春申神父于1994年发表了题为

《圣保禄大学为我们的启示》的论文。在文中,他指出:

历史告诉我们:圣保禄大学和它的前身,曾为中国陶育

出许多具有中国心肠的西洋伟大的传教士……圣保禄大

学,不仅对西洋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,而且对国籍耶稣会传

栙 章文钦:《吴渔山天学诗研究》,载《文化杂志》暡中文版暢,澳门文化

司署1997年,第30期第125页。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